【如正式引用，须自行核实】
周莉玲教授的口述校史

学生记者  崔咏恩  曾倩雯

一、采访时间

2010年5月15日。
二、采访地点

广州中医药大学三元里校区花园。
三、人物简介

周莉玲，女，浙江省杭州市人；1938年5月生。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流动站合作教授，学科主任导师，广东省中药学(中药制药)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中药制药学学术带头人。周教授具有中西药学宽厚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科研实践经验，致力于中药新剂型与新技术的研究。主持或主要参与国家级、部省级科研课题30余项，主持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药经皮给药系统局部药动学研究”、“中药新型给药系统PK-PD模型研究”等。编写的著作有《中药制剂设计学》、《中药制剂学》、《中药制剂注解》、《中药药剂学》、《中药新剂型与新科技》及《中华本草》（制剂部分）等多部。发表科研论文100余篇，其中多篇收录入Sci、CA。“Percutanous delivery of Sinomenine”。1998年在美国药学科学家年会上交流。曾获广州市科委科技进步奖，广东省医药科技进步二等奖、广东省优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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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奖、广东省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四、采访记录
问：教授您好，请问您能为我们简单地介绍一下您的人生经历吗？

答：我1960年毕业于南京药学院，就是现在的中国药科大学。那个时候的大学本科毕业生是由国家统一分配的，我被分配到广东省药专，就是现在的广东药学院工作。学生是通过高考进入广东省药专的，它是广东省最早的培养高等药学人员的学校。在这以前，广东省的高级药学人员都是由上面分配。国家大体上是这样规定的，除边远地区和中央直属单位外，长江以南的各个省，主要由中国药科大学负责。我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和很多同学一起来广州的，任务是要在广东开办高等药学教育。
问：后来您是如何来到我们学校当老师的呢？

答：国家的形势不断变化，六十年代是经济困难时期，经历过调整、巩固、提高，广东省药专办了将近六年，就开始文化大革命了。接着，广东省药专并入了广东省卫生干部进修学院。我的先生李锐教授在大学毕业后服从国家统一分配到广州中医学院。虽然同在一个城市，但那个时候的交通非常不方便。广东药学院在宝岗，周围被农田和民居包围，三元里这周围都是西洋菜田，通到广州的交通工具就只有一部小型的烧炭的24路公共汽车，我上下班很辛苦。1976年，学校要正式招收工农兵学员，开办药学专业，但是缺乏专业教师，于是1977年初我就调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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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您能大概给我们讲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答：据了解，1972年至1973年，学校教务处办了一个药科班，所招的学生以在职进修提高为主，也有一些定向培养的，其程度应该比中专高一点，因为生源大多数都是中专毕业生，例如后来在中药学院实验室工作的黄桂英、周良、周添浓、肖省娥等，就是从护士班毕业进入药学班学习的。这个药科班应该说是中药学院的最前身。1974年至1975年，根据形势的发展，走出校门办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与广州市医药管理局共同建立“721工人大学”，主要招收市医药局辖下的药厂员工，也有我校的部分员工如中药学院的周添浓、肖省娥、陈文畅、第一附院的陈植希等人。学员在药厂边学习边实践。到了1976年，学校正式招收了一批中药学的工农兵学员，也就是我们国家最后一届的工农兵大学生。学制是三年，共有七八十人。当时分了两个小班，其中一个小班主要为市医药局代培，另一个小班则是正式按工农兵学员的推荐程序招收的。这批学员里面，也出了一些很优秀的人，比方说广东省药监局的副局长、惠州市的市委书记，还有很多单位和部门的领导，等等。学校办学是跟着国家的政策走的。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招收四年制中药学本科生。中药77级的学生，年龄相差很大，有一些只有16、17岁，其中包括现在中药炮制学的陈康老师、中药营销的高明老师。因为那个时候的学制是小学5年、初中2年、高中2年。也有一些年纪很大，他们是在文化大革命前，比方说1966年高中毕业，但是那一年以后就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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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高考了。77级学生的特点是学习非常认真。当然76级的学生也是非常努力的。我调入广州中医学院，当时还没有成立中药学院，药学教研室直接归教务处管理的。我的主要任务是教药剂学，承担中药76级、77级的主要讲课任务。因为以前设置的课程少，所以药剂学教学时数多，与学生的接触也多，时隔三十年我还叫得出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名字。77级学生在1981年毕业以后药学专业就停办了。为什么停办呢？当时学校的一些领导认为办药学专业不划算，学生要做实验很花钱。培养一个医学生和一个药学生花的钱差很远。成本大概是4倍。但后来发现，社会上对药学的人才需求量很大，而且兄弟院校都坚持往下办，所以在1984年的时候，学校又再开始招四年制的本科了。在这期间，学校还招收了各种各样的中药进修班，有一年制、二年制、三年制的。但本科则是在77级以后直至84级重新再办。1984年以后，由于对药学人员的需求量比较大，就业的情况也比较好，中药学专业就坚持办下来了，而且专业设置越来越多，招生人数也越来越多，现在的中药学院很兴旺发达，师资队伍也很壮大。是不是你们的就业情况都比较好啊？

问：是的，就业情况是相对比较好的。

答：我听有些领导经常在会上说中药学院是个最大的学院，占地面积最大，招生人数最多。

问：请问教授您来到我校后就一直任教药学专业课吗？

答：对。我调到中医学院的任务就是要承担药学专业课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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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工作，像《药剂学》、《中药药剂学》。同时我还开设一些相关的选修课，比方说《中成药的质量控制》、《中药新药的研究与设计》等等。目前我已经不上本科班的课了，有时候还上点研究生的课，一门是《方药实验研究设计》，还有一门叫做《中药学专论》。《中药学专论》那门课，是1999年申请到了中药学博士点后研究生处要求第一批的博士导师每个人都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去给学生讲几个专题。不过，现在第一批的博士导师基本都已经退休啦，这门课就无形中消失了。《方药实验研究设计》主要由药学和药理学两部分组成，是我跟李锐教授一起开设的，我讲药学部分，他讲药理学部分。他病了以后药理学这部分就由他的博士学生，现在药理教研室的主任周玖瑶上。在教学的间隙我就搞一些科研工作。

问：您有参加哪些科研工作呢？

答：我主持或主要参加的三十余项部、省级以上科研课题中，以中药新剂型和新技术，特别是中药制剂的体内过程研究为多。因为我是学药学出身的，会很自然地想将现代科学技术应用到中药制剂的研究中去，将中西药学结合起来。我提出的某些观点、进行的科研工作都是比较新、比较前卫的。我粗略统计了一下，我和我培养毕业的博士生、研究生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研究的项目已经10个了。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研究团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比较强调创新，我大力支持我的学生们继续向纵深发展，申报新的课题。

问：在这么多年工作和科研活动里面，有什么人和事是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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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最印象深刻的呢？

答：是说学校里面出名的人物还是说什么呢？

问：都是可以的。或者是学校发展过程中发生的一些别人不知道而您知道的趣事。

答：我属于社会活动不是特别积极，对外交往也不特别多的人，所以我对别人的情况不是很了解。我自己搞科研是觉得方向的研究有意义而且自己又有兴趣就去试了，没有宏伟的目标，也不企求获得奖励和表彰，所以我不是学校里的名人。
问：那么您在搞科研过程中有什么趣事呢？

答：搞科研需要不断地实践，遇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前进。例如中药制剂通常是复杂成分，它不像西药能把所有量效关系说得很清楚。临床发挥的是整体作用，多靶点，多层次。因此在进行科学研究的时候，要考虑它的特点，它的特色。我们在研究中药制剂体内过程时发现西药的经典研究方法在中药制剂中行不通，因此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提出了中药药动学的研究方法。比方药物累积法、 PK-PD模型结合。PK、PD是按时间同步进行着的两个密切相关的动力学过程。PK就是药物动力学，着重阐述机体对药物的作用；PD就是药效动力学，着重描述药物对机体的作用。因为经典药动学通常用其中的某个成分在血液中的浓度变化表述，但是某单一成分不能体现中药的多成分作用。PK-PD模型就是通过效应室将两者结合，动态分析浓度、效应和时间的关系，了解药物动力学与药效效力学间的必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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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历史，PK-PD模型是从群体药动学中来的。我们是根据中药用药的特点把这一理念引申到我们的研究中来的。还有，在研究中药新型给药系统的药物进入体内是不是到达我们希望到达的部位即靶部位发挥作用了？所以我提出了关于局部药动学的观点。例如，青藤碱在关节腔的药动学、黄杨宁在心脏局部的药动学、川芎嗪在脑部的药动学等等。另外，由于中药成分复杂，在体内过程中的检出量很低，而药动学研究又是动态的过程，所以我引入了微透析技术，达到在体、在线、实时采样的目的。其实，这些新技术的应用、新观点的提出都是在研究过程中遇到困难和问题的时候，为中药制剂研究寻找的出路。

问：教授您带了那么多的研究生，那么您觉得他们怎么样呢？

答：我带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中有很多是很优秀的，很多已晋升为教授，成为业务技术骨干。其中有一个2000级博士刘清飞，现在清华大学工作，主持多项课题，发表很多影响因子比较高的论文。前几年，国家学位委员会来考察我们学校博士点，为了说明我们学校博士生的培养质量，研究生处选他作典型的例子。也有一些博士生毕业后在原来研究的基础上申请课题,获得了国家自然基金资助。作为一个教师，我为学生的进步和成绩感到自豪。
问：你们课题那么多，您是如何带领他们做研究的呢？

答：我要求学生在限定的时间里完成特定的目标，并且积极支持和帮助他们克服碰到的困难。比如说，制剂中药物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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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的研究需要一些比较先进的手段，一些比较精密的仪器，还会牵涉仪器对实验样品的适应性、可行性等，我除了保证提供充足的研究经费外，还会通过相关的兄弟院校、兄弟部门、高级仪器的支持，保证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所以即使制剂体内过程的研究常常要加班，很辛苦，学生们也都完成得很好。另外，我还会鼓励他们将我的研究延伸深入，提示他们，分别从哪个角度去申请新的课题，所以中标率比较高。
问：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您是如何指点帮助他们的？

答：首先是共同探讨问题的症结，提供相关的讯息启发思维，鼓励尝试，共同制定解决方案。其次是尽可能提供良好的研究条件。为了解决新型给药系统的体内过程研究的困难，我专门派学生去学习微透析采样等新技术，购买先进的实验仪器，实在无法购置而又必须的检测方法，我会通过各种渠道请兄弟学校帮助，总之只要是研究需要的经费我都同意开支。例如微透析用的探针， 一只将近100美金，一个实验完成常常需十支以上，所以我培养一个博士生，一般都要花三五万元，有些甚至更多。

问：您对他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答：我希望他们要不断地努力，不断地进步，在我的基础上再创新高。
问：另外，您有参加我们学校的党团建设活动吗？ 

答：没有。我是无党派。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为什么不申请加入共产党呢？因为按照以前的标准，我的社会关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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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复杂。我的两个舅舅解放时逃到台湾，所以有些问题我实在交代不清楚。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参加共青团，学院团委把我作为“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是能够选择自己的道路”典型。

问：请问教授您有没有了解过我校的一些党团建设活动，对于这些活动有什么看法呢？

答：我希望共产党员要有共产党员的品格，即使在和平环境的历史条件下也要保持先进性，要遵纪守法、踏踏实实、兢兢业业。
问：我们学校现在热谈大学精神，您觉得大学精神的概念是什么，怎样才是大学精神？ 

答：求真、务实。就是说认认真真干活，踏踏实实解决问题，一步一个脚印。当然也不排除必要的宣传、鼓动，但最终要落到实处。我们求的是真，科研也好，学习也好都需要积累，都要脚踏实地。现在年轻人赶上了一个好时代，有很多好机遇，但还要不断地丰富自己、充实自己。
问：您对他们还有什么补充的建议吗？

答：不要太急于求成，不要怕失败，不要怕挫折，不要抱怨，要勇于面对困难，持之以恒。
问：您如何认识我们中医药大学这么久以来的发展历史？

答：从学校的发展看来，党、国家对中医药事业的重视是关键。国家给了我们政策上的倾斜，扶持和重视。另一个是历代人的努力。中医学院从56年办学到现在的几十年，培养了一大批人
—9—

才，毕业的学生们也都对社会、国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用行动证明了中医药的科学价值，现在甚至一些西药厂都开始生产一些中药的制剂和中成药。中药有发展的潜力。 

问：谢谢教授，最后请问教授您对于我们这些学生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有什么建议和想法？ 

答：我教了一辈子的书，今年是我从教50年。虽然我很平凡，但我热爱我的教师工作，热爱我的药学专业，热爱我的学生，衷心希望你们好好学习，努力实践，开拓创新。希望你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遇到了困难和挫折不要气馁，不要轻易放弃。努力去战胜，坚持就是胜利！

（注：本采访组获得2010年“口述校史”活动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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